
老妈七十多岁了，用上了智

能手机，学会了玩微信、刷抖音

之类的。 她有个习惯，无论看到

什么内容， 顺手就给人家点个

赞。

我对老妈说：“妈，你这点赞

有点敷衍啊， 恐怕内容都没看，

就给人家点赞了吧？ 知道这叫啥

吗？ 叫点赞之交，就是比较不走

心、缺乏真情实意、过于形式化

的夸赞。 ”老妈听我这样说，立刻

就急了：“谁说我不用心，我都认

真看了，而且是真心实意给人家

点赞的。 就说那些拍抖音视频的

吧， 其实每条拍出来都不容易。

我在公园看过拍抖音的，要录好

多遍才能成。 那次一群老太太在

拍唱歌的视频， 拍了一遍又一

遍，特别认真。 人家辛辛苦苦拍

出来，我当然要真心实意给点个

赞。 ”

老妈用了微信，她在朋友圈

更是“点赞达人”。 朋友圈无论谁

发了微信，她都要点赞。 我仔细

观察过，老妈真的看过别人的微

信， 因为有些不适合点赞的内

容， 比如有些人喜欢吐槽什么

的，她就发个“小花”的表情，以

示安慰。 老妈认识的字不太多，

还不会微信打字，但她把点赞和

发小花这两样运用得淋漓尽致。

因为老妈喜欢给别人点赞，

自然有好人缘。 有一次我的一篇

文章在某网站发表后，编辑老师

说需要提高点击率。 我便让老妈

转发在她的朋友圈，没想到那篇

文章的点赞数短时间之内“噌

噌”往上涨。 我开心地说：“妈，还

是你人缘好！ ”老妈笑眯眯地对

我说：“其实呢， 人与人之间交

往，就应该多给别人点赞，多发

现别人的优点，这样时间长了才

会相处愉快呢。 ”

我这才意识到， 其实老妈一

直都善于给别人点赞。 她性格外

向乐观，喜欢交朋友。她的那些老

朋友，有的交往了大半辈子，已经

成了老闺蜜。记得她们说过，就喜

欢跟老妈在一起聊天， 她特别会

夸人，经常夸得别人心花怒放。不

过， 老妈的这种点赞不是恭维讨

好，而是发自内心的。

多年来，老妈养成了一种很

好的思维习惯， 看人多看闪光

点，看事多看积极面。 老妈跟别

人交往， 总是能发现别人的优

点。 以前我们在村北住着，邻居

是李婶。 李婶是个有些小气的农

村妇女，爱计较，得理不饶人，别

人都不爱跟她交往。 老妈却说，

你李婶过日子是把好手， 会打

算，我跟她学了不少东西呢。 她

还夸李婶聪明能干， 脑子好使，

里里外外一把手。 李婶除了性格

不大好， 确实是个能干的人，老

妈说得不假。 李婶被老妈夸赞之

后，总是眉开眼笑的样子。 后来

我们搬了家，老妈跟李婶也一直

联系着，两个人感情很深厚。

我受老妈影响，也喜欢发现

别人的优点。 与人相处的过程

中， 我也经常真诚给别人“点

赞”。 这些年里，我换了好几个工

作单位。 无论在哪里工作，我的

人际关系都比较和谐，这对我的

工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天，我看到老妈正在给我

儿子讲故事。“小刺猬为啥交不

到好朋友？ 因为他只盯着别人

的缺点看， 不会发现别人的优

点。 后来，小刺猬改变了，他发

现小猪很热心，小狗很能干，小

羊很爱帮助人。 他真诚跟别人

交往，经常给别人点赞，收获了

友谊……” 老妈讲得头头是道，

我儿子瞪大眼睛听着。

我不由笑了，看来老妈已经

把她的交友之道传到第三代了。

老妈的“点赞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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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张兵

这株仙人球已默默伴我走

过十个春秋。初遇它时，不过拇

指般大小， 孤零零插在一只旧

塑料盆中， 灰扑扑地蜷缩在阳

台角落， 仿佛一缕被遗忘的绿

意。那时我未曾料到，这不起眼

的小生命， 竟在日复一日的粗

线条照料下悄然生长，年

年抽芽，岁岁开花，以静

默之姿，书写着坚韧的年

轮。

它不喜水润，偏爱干

燥，土壤宁可偏干也不宜

过湿，于是我学会了“忍

手”———纵然烈日炙烤，

也克制住浇水的冲动，任

它在阳光下挺立如初。 寒

冬来临， 我便将它轻移屋内厅

角，避过霜雪侵袭；春意回暖，

再迎着晨光送它重返阳台，看

刺丛舒展， 如披甲战士重归故

土。 十年间，它数度开花，每一

次都带着猝不及防的惊喜：顶

梢悄然探出一点红， 宛如谁悄

悄别上了一枚胭脂扣， 娇嫩却

倔强， 是沉默岁月里最动人的

告白。

那朵红花绽放在清晨的光

里， 层层叠叠的花瓣像被阳光

吻过的绸缎，饱满而温润。绿茎

托着它， 仿佛捧着一段不肯说

出口的心事。 窗外的光线斜斜

地洒进来，照在陶土花盆上，照

在它密布的细刺间， 也照进我

一日将始的琐碎日常。那一刻，

它不只是植物，更像一位老友，

用它自己的方式提醒我：再忙，

也别忘了抬头看看光的方向。

那枚未绽的花蕾， 像是它对时

光的回应———纵使沉寂多年，

也从未放弃绽放的信念。 晨起

时我常驻足凝望， 看它在微风

中静默挺立，绿意沉实，刺

序如诗，而那一抹红，是它

写给生活最温柔的注脚。

原来有些陪伴，无需言语，

不必喧哗，只需静静生长，

便足以让人心生欢喜，悄

然治愈日常的疲惫。 冬季

偶尔添些营养液喂养它，

不多，只一点点，像是给老

朋友温一杯暖茶。 而它最

需要的，终究是阳光。每当春阳

爬上窗台， 它便像被唤醒般透

出一股“精气神”，刺尖泛光，茎

身挺拔， 仿佛在说： 我还在这

儿，我还在长。

它用十年光阴，向我低语：

生命自有节奏，成长无需催促。

不急不躁，不争不扰，该开花时

自会绽放，该绿时便绿得彻底。

这大概就是它赠予我的， 最朴

素也最深刻的心得。

吾爱仙人球，不为它奇，不

为它艳， 只为它十年如一日地

站在我看得见的地方， 用沉默

教会我守候，用一朵花告诉我：

再平凡的生命， 也能在属于自

己的时节里，红得惊心，美得坦

然。

书桌一角， 悄然立着

一方素白的智能屏幕，是

我的 AI 同学。舞蹈室排练

的汗水未干， 她已调亮微

光， 为我梳理好明日的学

习计划。 当我深夜困顿于

数学压轴题， 随着我的指

尖轻点， 一行小字无声浮

现：“试试从 x 的取值范围

来计算？ ”这恒定的守护，

如静默的坐标， 渐渐成了

我精神世界里无声的锚

点。

然而， 当思考的维度

跃出逻辑， 触及人心的褶

皱时，AI 同学便显露出她

的笨拙。 那次与挚友的争

执 ， 像 根 细 刺 扎 在 心

头———她当众一句“装什

么勤奋” 的讥诮和刻意甩

开的手， 将我几番熬夜为

小队项目付出的热忱浇得

透心凉。 委屈、酸楚和难堪

堵在胸口， 在难眠的深夜

里，我颤抖着向屏幕倾泻着

所有情绪。 幽光一闪，工整

的字符浮现：“建议深呼吸

三次；尝试沟通；参考《冲突

解决指南》第五章……”这

些理性建议像手术灯般清

晰， 却冰冷地悬置在我被

误解浸透的荒芜上。 原来

心灵深处那道裂隙， 再精

密的算法亦无法填补。

还有那次难忘的中国

诗词大赛， 站在聚光灯下

的那一刻， 我忽然意识到

自己像一座移动的图书

馆———书架整齐， 索引完

备， 却找不到一本真正由

我写就的书。 那些背诵过

的“梧桐更兼细雨”“孤帆

远影碧空尽” 在舌尖凝成

冰棱， 评委席期待的目光

让电子计时器的嘀嗒声化

作重锤。我张了张嘴，听见

自己机械地组装着“优美”

的词块， 那些曾经滚动在

屏幕里的词藻， 此刻却拼

不出一缕属于我的真实呼

吸。那些被拆解的字眼，终

究无法在心底生根发芽，

长成独属于我的句子。 赛

后老师轻声点破：“诗词的

魂， 是生活褶皱里的那点

真切。 ”这话如细针扎入，

让我幡然醒悟： 那周全的

知识框架， 在实战中却成

了思维的围栏， 让我疏于

在平凡烟火中打捞属于自

己的微光。 而那些拿来的

成果， 早已在无形中钝化

了我的翅膀； 当风浪真正

袭来，无法代替我飞翔。

从那以后， 我重新校

准了与 AI同学的距离。 她

依然是逻辑无懈可击的精

密罗盘， 指引着知识的坐

标。 与此同时，那些算法无

法解析的情感的暖意；那些

词库无法检索的、独属于我

的诗意；那些不甘被定义的

探索跋涉的率意……都是

她无法踏足的领域。 她是

指引通途的明灯， 却照不

亮人性的幽微。

数据如海， 但人心有

岸。现在的我，依然需要她

屏幕中折射出的逻辑之

光， 却更加珍视书桌前揉

皱的草稿纸上， 每一次属

于自己的顿悟折痕。 珍视

平凡生活里， 每一次超越

数据边界的心动……这不

是对抗，而是清醒的共生。

人性的温度， 是她永远无

法抵达， 也无需抵达的彼

岸。

我的 AI同学

�田林第三中学 王允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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